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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头山古城的文化精神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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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常德澧阳平原城头山古城的设计源于母性为本源的生殖文化，它把中国的龙易文化和祭祀、太阳崇拜的宗教文化推向远古时代的高峰，为今天的城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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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这座在远古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绵延了2000多年的夯土古城，既是中国最早的农耕城市文明，又是中国远古最完整最具特色的远古城市的丰碑。
当我们聚焦在距今6000多年前古城东门紧挨稻田的大祭坛上，想着长江中游洞庭湖边澧阳平原的先人们，在全球最早亮起了农耕城市文明曙光的时候，眼前仿佛看见了一艘艘城头山的木船，从古城的码头出发，满载着香气满溢的粳稻、红色的彩陶、云龙纹绿松石坠，甚至玉块、玉璜和木料，竹器、彩陶等等，从澧水奔向长江，把中国农耕城市的文明，传播到四面八方……

城头山园形古城的设计源于母性为本源的生殖文化　中国的母性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随着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族外群婚出现，人类进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妇女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农业，促进了聚族定居村落的形成和原始手工业、饲养业、渔业及其它副业的发展。为了氏族的生存发展和人口的繁衍，人们对生育的信仰和对生殖的崇拜，在“只知其母”的时代，使独享了生育专利的妇女在漫长的母权社会，充当了经济、生育、生活的主角，担当起领导的重任。即使“在父系的身分已经确立或至少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在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的商代就仍是母权至上的时代，显现了东方大国母性文化顽强的生命力”[1]。直至商周之际，周文王才以《母易》为基础从哲学上初步确立了男尊女卑文化体系的《周易》，也才“将多元发生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初步纳入了政治统一、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道路”[2]。孔子所创儒家学派就源于《周易》，老子所创尊母崇柔的道家学派就源于发展完善的“商易”或“坤乾”的《母易》。无论是阴尊阳卑的《母易》，还是阳尊阴卑的《周易》，由于“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所谓“阳盛阴衰”或是“阴盛阳衰”，都是“阴阳相摩”变化的结果。城头山陶豆上太阳图案上一个三角形的女阴符号，就是女性生殖崇拜的明证，乃至今天还有把女生殖器称为“宝贝”的习俗；祭坑中大块砾石，也是后来“祖”的象征物。
原始人类对生命的产生还无法解释，对生出生命的女阴和用奶汁哺育婴儿的乳房特别崇拜，把妇女领袖作为氏族的保护神和氏族的女神。蕾伊·唐娜希尔说：“史前的人类家庭以女人为中心，就像细胞质围绕着细胞核一样，因为母系关系乃是唯一可以辨认的关系。男人在生育后代中所扮演的角色，直到公元前九千年才为人类所知晓。人类学家发现某些现存的原始部落对性交的关系仍然是一无所知”[3]。人类生命的竞争，实际上成为生存与生殖的竞争，致使原始先民不断夸大创造生命的女性生殖器和乳房等部位。中外都有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实证。如法国安格尔斯·苏·安格林洞穴旁三个女性裸体突出了性三角和女性生殖器。中国新疆呼图壁县岩画雕刻的仰卧裸体女性阴部突出；湖南澧县车溪乡城头山的园城谷粒、贝壳、园坑、园堰塘、园祭坛、园陶觚和园陶温锅的酒器、陶器上的漩涡纹和三角形及园洞等等都是女阴象征的隐义，反映出原始先民对女阴和女性生育能力朴素的生殖崇拜。实际上城头山古城房屋的园柱洞和枫香树柱，在城头山人心里也是女阴和男根的原型，同不用一颗铁钉的卯榫结构船舵是一个含义。洞为阴，柱为阳，是男女阴阳交合高度和谐的状态，是城头山人对古城吉利的赞美。可见，城头山园形古城的设计，既源于母性生殖文化，又是对古城和古城人生命的礼赞。园形的古城，正是城头山人“生生不息”，不断发展，走向辉煌的生殖文化。
城头山古城体现了远古时代的龙易文化　长江中游的武陵山、武当山一带，集中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东北地区从远古以来就是古人类和古文化由中国西南地区向黄河流域北方地区迁徙及传播的通道。澧阳平原的彭头山人，带着距今8 000－7 000年的土围聚落遗址，水稻田雏形，大量的陶器、农具、稻谷和“八十垱古稻”农耕文化的骄傲不断发展，并与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撞击、融合。终于从城头山汤家岗文化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展中，托起了大溪文化6 000多年前园形城市文明的华灯，既照亮了澧阳平原，也照亮了澧沅流域，还照亮了南北通道，更照亮了神州大地。这是远古时代“天下第一城”，是东方中国的第一龙城。“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城头山人开创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龙城。
原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为有限，对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现象还无法解释，使得与人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皆可成为氏族的图腾和徽号，而龙则是各氏族在发展中以母性为核心的综合图腾崇拜。开天辟地的盘古氏“龙首蛇身”，三皇五帝都崇拜龙，也是龙的化身，龙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以龙纪官”的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通典》），教人织网捕鱼，刻木画字，“始作八卦”（《周易·系辞下》），乃创造《母易》哲学的东方天帝。《周易》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正是母性为本源的龙——农文化在发展中走向农耕城市文明的记载。东南西北中的“五方”和金木水火土的“五德”或“五行”，仍是龙文化“地母”的深化。城头山作为“天下第一龙城”亦有“五方”、“五德”或“五行”的观念。处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时的炎帝，以“火德”继伏羲“王天下”，是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时期的领袖从物[4]。黄帝逐鹿中原，代炎帝“以土德而王天下”。土是坤，是地母，属阴，为女性文化。因此，有学者把炎黄二帝说成一对姊妹，把赘婿黄帝定位于“母系氏族”对偶婚时期[5]。城头山75座木构房屋几平方米一间的小房，说明城头山人已处于对偶婚高级阶段向一夫一妻过渡到龙城文明的古国阶段。中国南北，新石器时代都发现了龙图腾的实物。北方内蒙出土了龙纹陶器、碧玉龙，辽西出土了玉龙雕、玉猪龙，山西襄汾发现彩绘蟠龙陶具，河南濮阳西水坡墓中发现蚌壳摆塑龙等等；南方长江中游常德安乡虎渡河畔的刘家咀村，近又在6 800年前占地2万平方米的原始社会村落汤家岗文化遗址，发现了长江流域独创性的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夔龙陶盘，不久盘底有八角纹几何图形的白陶盘也诞生了。还发掘出了   6 000－6 300年前从古村落至古城演变遗迹的环壕土围和大量彩绘白陶，龙陶盘是长江流域迄今最早的实物。澧县城头山，也发现了云龙纹绿松石坠，而且是天下第一古城的实证。还发现了所有动物整合的“C形－龙形”的陶猪和玉块、玉璜，既是江南史前权力、身分最早象征的玉器，又是江南史前龙文化的实物。城头山遗址本身就是母性C形胚胎阴阳交合如日东升的太极龙城。
龙文化以龙易为主体，即在哲学上以《母易》为本源，包括阴阳鱼的太极图和象数易的河图洛书及坤先女尊的八卦易。阴阳八卦的“本质是远古太极图的封爻模型”，具有“相同的文化信息”。而太极图又发韧于以胚胎为原型的“始祖龙，是我国远古时代朴素的宇宙论模型，表达出了阴阳交合乃万物之源的古老涵义”[6]。这是中国远古文明的最高成就。从伏羲画卦，到称《连山》的夏易，直至商易《归藏》即《坤乾》，就是母易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商周之际才初步确立男尊女卑《周易》的哲学体系，但“坤化万物”母性为本源的体系未变，仍继承发展了母易的基本内容。如泰卦[image: image1.png]


，就是坤（女）上乾（男）下，“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阴阳变化，对立统一，日月星辰，新陈代谢，刚柔相继，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生生相续”，和谐发展。
阴阳八卦源于结绳记事。绳子打个结就是女阴符号：— —；不打结之绳代表男根：——。在数学上为0和1，从而构成了阴阳两仪的结绳符号，两仪生四象。也就是“太始之数－”、“太易之数二”、“太初之数四”、“太素之数三”的数字（《三坟·太古河图代姓记》）。太始为太极，为一。一分为二为太易，即阴阳两仪。两仪再分为太初四、太素三（一、二、四相合为三），构成四象。再往后是“四象生八卦”，构成三爻八卦，代表地[image: image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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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爻和阳爻之所以可以用0和1表示，正是取于女性和男性生殖器的原型，表现了先民对生殖器的崇拜”[7]。当时，先民对女阴尤为崇拜，故史前母易总是0占首位，说明最早发明0的是中国女性。只有发明农业的妇女并开创母性为本源的龙易文化，才有“生生不息”远古太极图封爻模型的母易八卦。北宋濂溪所著“太极图说”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动阴静，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互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母性为本源的龙易文化，其“易”字本就是日月二字的组合，而研究日月阴阳系统内人事的变化或天、地、人和谐相处发展的法则，故“生生之谓易”。人的胚胎和所有动物早期胚胎都呈C之龙形，因而龙是所有动物早期胚胎的整合发展，“所有动物都是从龙演化而来”[8]。城头山手工作坊造出的陶器上契刻符号、象征女阴的漩涡纹、镂空的园洞和三角形女阴符号、C字龙形的陶猪，云龙纹绿松石坠和C字龙形玉璜、玉块，直径340米的外园、325米的内园、宽35米的护城河、总面积15万多平方米，并有东西南北四门的园形古城，透出了龙易文化强烈的信息。阴阳八卦图，内向为阴为女为坤为0，外向为阳为男为乾为——，正是以女阴生殖崇拜母性为本源为中心的龙易思维的物化。山为阳、水为阴，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乾为阳、坤为阴，阴阳变化，造就了天下第一龙城。城头山中部不仅有制陶手工作坊，而且有陶窑、酿酒坊甚至酒肆和木工作坊等等，正是古城龙易文化的辉煌。
城头山的祭坛和太阳崇拜把远古的宗教文化推向高峰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信仰。原始人类，对氏族的起源和好多自然、人事等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被涂上神秘的色彩，出现图腾观念、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太阳崇拜和祭祀。城头山墓中出土的稻谷、陶器、烧灰等，表现了对死者的怀念。特别是云龙纹绿松石坠、C字形玉器，更是生者对死者的敬重。墓中出现的红烧砖、红陶器是生者在实践的直观中认为红色代表鲜血，表示了生命的来源和灵魂不灭的观念。东门城墙黄土台所筑南北长20米，东西宽12米的大型椭圆形祭坛，祭坛中间置放一个椭圆形卵石，并紧靠古稻田。祭坛除祭祀天地、祖先外，“其主要功用可能是祈求丰收”[9]。这就把农耕城市企望农业丰收的祭祀同太阳崇拜连在了一起。“祭台上的4具人骨”和“城墙奠基时的1具人骨”，“经鉴定为两具男性、三具女性”[10]。据周新国先生研究，城头山周边出土的陶觚和陶温锅，是古城陶窑的酒器，显然是以大量“可食可酿”的稻谷为原料的，说明城头山是当时澧沅流域最发达的商贸市场，已出现酿酒作坊和酒肆[11]，是酒文化的发祥地。故祭祀很可能也有酒祭，加上祭坑里有大量烧灼过的炭化大米，应该还有粮食祭祀。
城头山人在生殖崇拜、龙易文化中，在龙城的东方筑起了迄今最大规模最完整的祭坛和近处开挖了数个祭坑，祭祀妇女发明农业的伟大功德和太阳给他们带来的丰收，祭祀像太阳一样的祖先，使龙城象不落的太阳，霞光万丈。人们在农耕实践中，感悟出人类、稻作、动植物都离不开太阳，必须通过太阳的光合作用才能转化成支撑聚落社会生存生活的物质，有了白天为阳、夜晚为阴的概念和春夏秋冬乃至24节气的概念。在生殖崇拜、龙易文化中，母亲就是太阳的化身。先民把崇拜母亲和崇拜太阳叠合在一起，太阳崇拜遂成为伟大辉煌的精神文化和高度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城头山大溪文化的一个陶豆《澧县城头山》下册图版第49页腰上的图案，就是一个母性为本源的太阳图案。12道刻划向着中心园洞的太阳，左上侧镂空的三角形女阴符号，这是中华民族像东方升起的太阳和祖国我的母亲思维最早最完整的源头和实证，这是城头山太阳龙城的骄傲，更是中华太阳文化的骄傲。早于城头山太阳崇拜的实物，有8 000年前湖南沅江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凤鸟载日的图案，透出洞庭湖沅澧一带以鸟（包括凤凰、乌鸦、雁等等），以鸡、以龙等为图腾的氏族都有崇拜太阳文化的信息。楚人崇拜龙凤，正好是这种太阳崇拜精神文化的发展。晚于城头山太阳崇拜的实物，在河南郑州以北属仰韶文化晚期大河村遗址，绘制着太阳纹的彩陶钵上更有12个太阳，说明一年12个月的概念已牢牢确立。可见，城头山的太阳文化，占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故中国的神话传说和地名中留有太阳文化的痕迹，如《山海经·大荒经》生下12个太阳儿子的太阳母亲羲和，《楚辞·九歌》中的“日神东君”等等，以及太阳岛、太阳山、太阳门等等地名，都显示了太阳文化永恒的魅力。城头山太阳文化的魅力，既是长江中游常德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远古时代的先民，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界各种事物初步拟人化，由此产生城头山人祈求五谷丰登和氏族兴旺发达的太阳崇拜的祭祀。参与中日合作发掘的日本队长安田喜宪，在城头山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古稻田”，又发现了城东的大型祭坛。祭坛紧挨水稻田，有祈祷稻作丰登的仪式，说明原始农业与原始宗教连在一起。烧过的犀牛骨和鹿骨“可视为农耕仪式的牺牲”。“其仪式与太阳升起的东方方位关系密切”，同“日本弥生时代的稻作农耕与太阳崇拜、鸟崇拜具有很深的关系”。城头山祭坛“就是以太阳、鸟崇拜为背景举行稻作丰登仪式的祭坛”，“具有强有力的作为祭祀中心的功能”。可见，史前农耕社会必然伴随着手背、手心的龙易文化和鸟、太阳崇拜为背景的祭坛而发展。黄土台红色烧砖地基于枫香树建造的大型建筑物，“极有可能就是王宫（祭政殿）”，且有正殿、前殿和侧殿，具有“祭祀祖先宗庙或举行仪式的神殿的性质”[12]。实际上，城头山母性为本源的生殖崇拜和龙易太阳文化是连在一起的。对生殖的崇拜，就是企望人丁兴旺和太阳城手背手心龙易文化持久发展，“生生不息。”作为八卦，“从0.1定初爻四仪（0—3），三爻八卦（0—7），四爻十六卦（0—15）”。从三爻到四爻，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五行观念就是在二进制向十进制的四爻十六卦时期的过渡中萌生的。“再到五爻三十二卦（0—31），直至六爻六十四卦（0—63），是一个完整的二进制的卦象体系”[13]。《周易·系辞》认为“二与四”、“三与五”皆“同功而异位”。前32卦奇数，为《河图》，天道系统；后32卦偶数，为《洛书》，地道系统。《河图》、《洛书》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既是八卦数学，又是珠算的“易图”。若以“五行”与数字相配，即黎子耀先生认定的1水2火3木4金5土6水7火8木9金[14]。深入研究城头山从汤家岗文化（6 800－6 300）、大溪文化（6 300－5 200）、屈家岭文化（5 200－4 600），直至石家河文化（4 600－3 800）时期两三千年兴衰的历史，必然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
从各地包括湖南高庙、征溪、大塘、坟山堡等遗址出土的艺术神器看，城头山等当时“祭祀的最主要的是太阳”，显出太阳与人类发展最为密切的关系。城头山人的祭祀活动发展到大溪文化时期，已在农耕经济文化发展中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构造了城东的大型祭坛和祭政殿，出现社团祭祀，祭祀开始成为聚落城市定居成员的集体行为，遂产生了宗教活动的大型场所。由于城头山是农业经济支撑的太阳龙城，祭坛除祭祀天地、祖先和举行浸血稻种仪式外，最主要的还是保证农耕城市生存发展的太阳崇拜。城头山用陶器上的太阳图案和太阳祭坛，把太阳文化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俊男先生认为，华夏文明源于南方，“在夏以前，主要是南北迁徙，并以长江中游洞庭湖为中心，将文明向四方辐射”。城头山的稻田、城市和太阳崇拜等等的横天出世，震动世界，最充分的证实了长江中游洞庭文明中心源起说。刘先生认定“三皇五帝取义为三正五行，后来才用来称人帝。人间的三皇五帝不固定，随时而变”。“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是《易》学中的太极，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少典是神农妃，生黄帝轩辕、炎帝　蚩尤”。“尧舜禹等禅位的河、洛非指今黄河、洛水，而指古刘河、渌水，是古都长沙南北的两条湘江支流。湖南南岳一带为上古政治及天文科技中心，今攸县有皇图岭、禹门洞，浏阳有首禅山等及其遗迹”[15]。常德的先人在长江中游城头山创造了两千多年农耕城市如日中天的辉煌，把洞庭湖畔生殖崇拜、太阳崇拜、龙易文化和祭祀宗教文化推向了远古时代的高峰。
城头山古城文化精神的启示　城头山作为天下第一太阳龙城，显示出6 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在建设聚落城市时已有了很高的水平，特别是注重城市文化精神建设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城头山古城的个性气质　只有有个性气质的城市，才具有永久的魅力。如果说，中国古代城市的个性气质，包括物质形态构成的标志、躯体、骨架、血肉、面容、主体、形态、护城河等等及其呈现出的个性、气质、精神的话；那么，6 000多年前的城头山古城，则是世界最早最具有个性气质的农耕中心城市。座落在450平方公里澧阳平源中心黄土高台228亩（15万多平方米）的城头山古城，周围5公里内已发现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20多处，成为支撑城头山稻作农耕古城文明的基础。城墙是古城的标志和载体，市是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城市就是工商业发达、人口集中，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大多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城头山的城墙既是该城的载体，又是该城的标志；既有保卫城头山的军事功能，又有保护城内居民生活、工作和正常行政、商贸、文教、祭祀、宗教等活动的职能。作为城头山古城标志的夯土城墙的园形古城，城墙外园直径340米、内园直径325米，城墙宽15米，城墙下的护城河宽35米，东南西北有相对应的4个城门，东西和南北直通的道路构成古城十字形交叉的大道，划分成4区，成为古城的主要骨架和形态。
长方形红土烧砖的烧制“是森林文明的高科技的体现”[16]，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科技生产力。75座木构房屋遗址，陶器上的旋涡纹、太阳图案和刻划符号，云龙纹绿松石坠和玉块、玉璜，10多米长的木桨、卯榫结构的船舵、桥头堡和码头船坞、园形祭坛和祭政殿、水沟和园形大堰塘等等，构成了城市的血肉和面容。2 000人定居的先民，构成城市的主体。我们从这些还能看得到的物质形态实物中，感受到城头山人的勤劳、智慧和敢于开放、敢创一流的个性气质，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特色，成为往后城市的源头和先声，形成了远古时代常德沅澧流域的第一次辉煌时代，并且绵延了两千多年。
二是城头山古城的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之所以历史悠久，从未中断，在于龙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易》的生存哲学精神，龙易文化遂形成龙民族的精神支柱，能在发展中“生生不息”。“所谓‘生生之谓易’，就是中华龙文化和中华易文化的手心手背——两面一体的生动表态”。人和动物早期的胚胎“都呈C形——龙形”，龙就是“所有动物的早期有胚胎，所有动物都是从龙演化而来”，因而“龙是所有动物的整合”[17]，也是远古图腾崇拜的综合。城头山古城本身就是母性C形胚胎阴阳交合如日东升的太极龙城，亦是生殖文化的张扬。云龙纹绿松石坠为龙的实物。北门称水门，为阴；南门、桥头堡称为正门，为阳。日、月为易，也是阴阳的组合。城为太极龙城，城内十字大道划分4区，可见城头山人已有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思维，显然是坤先乾后的母易八卦。甲骨
文龙字：上之三角形为女阴符号，下为龙蛇之形。故《说文》解龙字云，“从由飞之形”，乃腾飞的形象。夏族崇拜龙，夷族崇拜凤，楚族崇拜龙凤。龙在田地里，龙者农也。龙在城头山农耕城市里，龙城就是腾飞发展的形象。6500年前世界最早的水稻古田，在城头山出现，正是先进农业走在前面的实证，也说明农业是城头山古城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是龙的民族，龙的形象、龙的精神就是巨大的凝聚力。城头山人作为龙的传人，将龙易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太极龙城。龙易精神，既是城头山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也是古代中国发明创造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人文精神。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城市化仍然需要城头山人开创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龙易人文精神的发扬。德国著名数学家莱布尼兹就根据中国的《易经》，不仅写出了二进制的论文，并发明了二进制的机器，一起献给清初的康熙帝。而且，李一医《易经解译·周鼎珩序》云：“《易》在文字之先，即已揭示天人大道之体系，故凡我国一切学术思想，不分儒、道、墨、法、阴阳、兵、刑各家，胥肇于此。几千年来，垂为立国之最高宝典。两汉以降，犹冠五经之首。”可见，《易》学人文精神何等重要。正是龙民族的哲学精神，才支持我们今天在国外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形成了全世界都在学习中国人文文化的可喜局面。
三是城头山古城太阳文化的魅力　大千世界，日光、空气、水，是人类生存、万物生长的“三宝”。没有太阳，人类只能处于黑暗之中，万物也无法生长。城头山阳光充足，雨水丰沛，年日照为1771小时，最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形成了水稻为主的农业文化。城头山就是在太阳照耀下，从澧阳平原中心迅速崛起，显示了东方阳光城市文明的古老和魅力。城头山东城黄土台大型椭园形祭坛，本身就是女性生殖崇拜在宗教祭祀上的反映。其实，祭祀也伴随着礼乐而产生发展。距今8000年前，内蒙七孔骨笛的出土，已说明中国的礼乐在母系氏族社会已经产生。礼是人的行为道德规范，乐是礼的手段。《庄子》言“礼以道行，乐以道和”。《礼记》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城头山人在东城门的大型祭坛前，对着东方，行祭拜天地、太阳之大礼，实际上已把天地、太阳当成人类生存发展之本，已把祭祀的礼治、德政、文教作为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可见，城头山人创造的太阳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已把太阳崇拜上升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礼治阶段。女性在发明农业、保证氏族“生生不息”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就像太阳一样受到人们的尊崇。故祭坛成为城头山人生殖文化和太阳崇拜的重要特征。由于早期祭坛紧贴水稻田，“其作用除天地、祖先外，其主要功用可能是祈求丰收”[18]。日本学者认为，烧过的犀牛骨和鹿骨为农耕仪式的牺牲。在祭坛上把鹿和牛的血涂在稻种上，或把稻种浸在鹿、牛的血中，就是祈祷农业的丰收。城头山这种世界上最早的血稻作仪式的祭坛位于东门，“其仪式与太阳升起的东方方位的关系密切”。黄土台红色烧砖地基上大型祭政殿的建设，显然也具有“祭祀祖先的宗庙或举行仪式的神殿的性质”。从而把城头山人祭祀祖先、稻作和太阳崇拜的文化精神，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城头山太阳文化的实物，就是大溪文化一个陶豆上的太阳图案，中间镂空的园洞，好似城头山古城的中心。《左传》云，“民受之中也生”，是生殖文化的总结。园洞上左、上右角和下左、下右角各有斜对中间园洞的三条平行的刻纹，似12道太阳光叉。园洞左侧是镂空的一个三角形：⊿，为女阴符号，告诉我们这个图案实为“女为阴中之阳”的一个母性为本源的崇拜母亲的太阳图案。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羲和就是太阳母亲，还生下10个太阳儿子，“也折射出‘坤化万物’母性为尊的龙易文化的内涵”，“把中华民族母性为本源的龙易文化和太阳崇拜及远古以来原始物质、精神、宗教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峰”[19]。城头山第一次创造了城市太阳文化，具有划时代的价值，是常德也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今天，城市更要阳光建设和利用太阳能来为人类服务，让太阳文化更加光芒万丈。
由此可见，城头山太阳龙城，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城市建设，都要有城市的个性气质、城市的人文精神、城市的太阳文化，才能突出城市的特色，显出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具有最为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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